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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妇人启门”构图及其意义 

沈睿文 
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） 

 
在汉代墓葬、祠堂、画像石棺、阙、神道碑的画像中常可见“一门半开，一人从门内探身”的

画像，此后墓室壁画、砖雕或佛塔和经幢、石窟、铜镜多有该题材，波及明清乃至民国，其中以宋

辽金时期最为流行。其启门者除少数为仙人、僧侣之外，绝大多数为世俗者，其中又以女子为多，

故有“妇人启门”之谓。 
1944 年，王世襄在所撰《四川南溪李庄宋墓》

[1]
，基于当时材料，初步判断其源流。1957 年，

宿白于所撰《白沙宋墓》中的考辨使得王氏的判断成一常识，对其功能的推测也影响至今
[2]
。在经

历了几近四十年的沉寂之后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学人复加重视，多有阐发
[3]
，兹不赘述。 

关于“妇人启门”题材的源流、分布，目前已经基本清晰。今知年代最早的启门图为西汉晚期，

见于山东邹城卧虎山 2 号墓的石椁东端外侧门扉
[4]
。东汉的启门图主要集中于四川和山东、苏北地

区，其中四川的启门者基本为妇人，而山东、苏北地区者则有男有女
[5]
。实际上，在汉墓随葬品中

尚见有一种陶楼，其门半开或可活动，但未见启门者。这表明在汉墓中存在启门题材的图与像。墓

葬中的图、像原本是一种交融的状态，一般情况下，相同的题材承担着相同的功能指向
[6]
。遗憾的

是，汉墓此类陶楼随葬品的存在似乎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。 
启门图在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静寂之后，复见于唐代塔幢，但唐时并未见于墓葬之中。总体而

言，该题材在唐代极其罕见，基本上沿袭了南北朝时期墓葬的状况。到了宋辽金时期，启门图重新

流行于墓葬壁画、砖雕之中。不过，金代以后，该题材在佛教塔幢上又逐渐减少和衰落，在墓葬中

到元代初年就很少见了
[7]
。 

宋辽时期，装饰有启门图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川贵渝地区和中原北方地区。除了少数位于后壁之

外，四川地区宋墓的启门图多出现在后室正壁壁龛的龛内后壁中，而且多为妇人启门。换言之，这

些题材都位于墓室后壁之处。如，乐山宋墓
[8]
。但是，贵州遵义杨粲墓的情况则比较特别，启门者

的性别跟所在墓室死者一致，即男子墓室则用童子启门，女子墓室则用妇人启门
[9]
。 

在中原北方地区宋墓，所见启门图的位置存在两种情况。一种是在墓室后壁，另一种是分别位

于墓室内对称的两侧壁，此如河南温县西关 XM1 宋墓
[10]

（图 1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原北方地区启

门图位置的变化和差异并未体现出较大的时代特征或地域特征，这说明该地区这种题材的使用较为

灵活，而且同一墓葬中可能多次出现启门图。 
辽墓启门图可分为女子进门图、女子出门图、男子启门图以及多人启门图。这些门有两种，其

一是位于正壁正中，门左右站立门卫。其一是位于左右侧壁，呈对称分布
[11]

。从启门图在墓葬中所

处位置来看，跟中原北方地区宋墓中的情况类似，应该是源自后者的影响所致，不同的是它们多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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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本的重合——读宋代铜镜上的启门图》，《美术研究》2010 年第 3 期，第 41—42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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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茶、备酒、或备经图的一部分，如张世古（图 2）、张世卿（图 3、4）等墓所见者
[12]

，与场景的配

合更为明确具体，画面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日常生活的情调。 

 

 

图 1  河南温县西关 XM1 墓室壁面展开图（妇人启门两侧壁对称分布）  

 

 

图 2  张世古墓后室东南壁启门图  

  

图 3  张世卿墓后室东壁南端启门图 图 4  张世卿墓后室西壁南端启门图 
就已有情况可以判断“启门图”的载体多跟丧葬有关，其为一种丧葬艺术题材，可成定谳。“门

蔽半身之妇人，为全墓最易引人注意之点”
[13]

。该题材为何以此种方式出现在墓葬之中，其用意何

在？ 
中国传统社会有所谓“出告反面”之礼，见《礼记·曲礼上》所载：“夫为人子者，出必告，反

必面，所游必有常，所习必有业。”
[14]

此“出告反面”又称作“倚门倚闾之望”，为事亲之礼。南宋

学者卫湜在所撰《礼记集说》中便明确地阐释其意义，他说： 
永嘉戴氏曰：为人亲者无一念而忘其子，故有倚门倚闾之望；为人子者无一念而忘其亲，

故有出告反面之礼。生则出告反面，没则告行饮至，事亡如事存也。不敢慢游以贻亲忧，不敢

废业以为亲辱，不敢自老以伤亲心，此皆人子兢业恐惧之意也。
[15]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12]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《宣化辽墓壁画》，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版，图 66、62、63、7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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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4] 〔清〕孙希旦撰，沈啸寰、王星贤点校《礼记集解》卷一《曲礼上第一》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，第 19 页。 
[15] 〔宋〕卫湜《礼记集说》卷三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，117 册，第 71 页上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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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我们便可明白，原来墓葬中的启门图最初就是来自“倚门倚闾之望”的意象，表达的是古人“出

告反面”、“事亡如事存”之礼。因为墓葬里埋葬的是亡故的亲人，生者便在墓葬中用之来表现“无

一念而忘其亲”。一如南宋学者卫湜所言，此举“事亡如事存”，纯属事亲之礼。于此，我们也可以

体会到古人是将亲人的亡故比作一种出游远行，而将陵寝视为亡者的归宿，所以才会在墓葬中以启

门图来表现“倚门倚闾之望”，意在期待亡者回归陵寝。显然，这不仅是对逝者的一种思念，实也是

一种孝道。 

毋需多言，“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”，是传统社会丧葬活动中最为核心的观念。但是，如何

在阴森漆黑的地下世界营造出如此栩栩如生的质感？显然，最为关键的便是如何最好地表现随葬品

和墓葬壁面装饰的动感，即表现出它们是正在被使用着的物事。但是，墓门一闭，幽埏一掩。墓主

人自兹便与世永隔，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之中。地下的墓道、墓室以及地面的墓园便是营造这个世界

的重要场景。在地下世界，虽然陪伴墓主人的只有随葬品和壁面装饰，但并不意味着整个墓室便是

一派枯寂，毫无生机了。其随葬品及壁面装饰的主要内容为表现墓主人家居宴乐及出行，依墓主人

身份等级而有不同。其中亦不乏动态的场景，只是这些动态的场景却是以其中一个动作的定格来表

示，从而使得画面呈现出凝固感和程式化，因此也大大削弱其动感。可见，这些方面的努力并不成

功。那又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并使得上述墓葬设施共同迸发出勃勃生机？ 
毫无疑问，如果从“倚门倚闾之望”的构图来看，其中重要的构图元素便是启门者和“门”。这

样，我们不妨来分析该构图的不同情况。 
若从构图来看“门”的构思，可分作关闭、洞开以及半启三种。这三种状态显然会相应地产生

不同的效果和观感。 
但是，假若面对一扇关闭的门，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静谧，其内的人、物都处于歇息状态，甚

而给人以昔人已去，空无一人的感伤。亦即它给人一个寂静，乃至死寂、没有生气的意象。 
而一扇洞开的门，因一目了然，不仅显得无趣乏味，也显得无甚神秘且无动感。更为重要的是，

这不利于表现构图。试想如何得以在一个洞开的小空间之内表现其后的众多物事。这显然是难以完

成，也是吃力不讨好的不智之举。况且因完全洞开，已至开启之最大极限，也就显得没有动感了。

此所谓至动则至静之理。 
半启门则通过半遮半掩的状态，不仅可表明该门处于开启的动态过程中，而且能强烈地暗示门

后尚有物事，并给人以无限遐想之空间。这种半藏半露的手法，曲折含蓄，极富艺术感染力
[16]

。因

此，宿白认为，“按此种装饰就其所处位置观察，疑其取意在于表示假门之后尚有庭院或房屋、厅堂，

亦即表示墓室至此并未到尽头之意”
[17]

。此说不无道理。 
由此上三种构图的不同效果便可理解，启门题材的重点为何后来转变成启门而不在于妇人

[18]
。

从其相关载体来看，后来妇人可以被男子、童子或其他身份者所替代，启门者的性别及年龄、身份

渐非首要，其要者在乎门的开启过程之展示。如，在辽墓中，启门图（元素）直接隶属于某种活动

场景的图像系统之中，便是启门图重在开启的表现。 
既如此，为何又独以妇人启门为多？这恐怕是当时现实社会生活中女子身份和地位的映射

[19]
，

也是谨守礼制、不逾内外之限的女性形象，以及“正位乎内”的古代女性活动的反映
[20]

。亦即这一

题材某种程度上传达了男女两性在传统社会中的角色定位。实际上，表现孝道自然是跟母亲（女性）

相关的，此从孝子故事可证。另外，女子显得妩媚良顺，无疑也能给原本阴森的墓葬增添了几分温

馨和柔美。 
由上文可知，从启门题材所处环境来看，它纯粹是将事亲之礼与营造墓葬中的动态氛围巧妙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16] 郑岩《民间艺术二题》，《民俗研究》1995 年第 2 期，第 93 页。 
[17] 宿白《白沙宋墓》，注 75。 
[18] 刘耀辉《晋南地区宋金墓葬研究》，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02 年，第 33—34 页。 
[19] 张鹏《妇女启门试探——以宣化辽墓为中心》，《民族艺术》2006 年 3 期，第 102—107 页。 
[20] 邓小南《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唐宋时期女性在门户内外的活动——以唐代吐鲁番、宋代白沙宋墓的发掘资料为例》，

载《历史、史学与性别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，第 113—127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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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而创作的一个丧葬题材。其构图重在“半启”。惟有半启，用启门而入或启门而出的造型方更富于

动态，艺术效果更强烈
[21]

，也更富有感染力。通过这么一个极富动态的展示，启门者或进或出所引

发的生气不仅可使墓葬内被分割的装饰单元、随葬品内部及其相互之间关联成一相互呼应的整体，

而且使得墓葬内诸物受其感染顿时也具有了活力和生机，由它让人觉得随葬品以及壁画装饰都是正

在进行着的活生生的现实存在。此一物活，则墓葬壁面装饰及随葬品顿时全活矣。于是，墓中诸物

因此物之点拨也就焕发出勃勃生机、栩栩如生之质感，由此也就更好地达成生者“事死如事生，事

亡如事存”的主观愿望。这应也是汉墓随葬半启门陶楼用意之所在。得其环中，以应无穷。足见该

题材构思简单而奇巧，具象而生动。这应也是另一丧葬艺术题材“窥窗”
[22]

的要义之所在。真可谓

是传统社会丧葬中的“点睛之笔”！这就是在墓葬装饰中，为何“门蔽半身之妇人，为全墓最易引人

注意之点”的根本原因。 

唐代墓葬制度严整，在墓葬中不见“启门图”题材，但仍见诸与丧葬有关的佛塔之中。这一现

象恰可说明“启门图”是关乎丧葬的题材。今推测唐墓墓道北壁的楼阁图很可能便是整饬“启门图”

与此前“窥窗”题材的结果，并依照墓主政治等级在相应的墓葬中出现。“启门图”表现“倚门倚闾

之望”的孝道内涵，它在唐代墓葬的消逝，跟北朝频见的孝子（道）题材在唐墓中遁形的情况是一

致的。 
宋辽时期，启门图虽重新流行于墓葬之中。但是，相比较汉代而言，又出现了新情况。即，同

一墓葬中可能多次出现启门图。墓葬中启门图表现手法的变化使得它的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，“事死

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”也随之多了诸多生活的情趣。 
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启门图”题材原本却是地地道道的民间艺术

[23]
。到了宋代，该民间艺术题材甚

而还出现在宫廷画院艺术之中，南宋画院便曾以之为题作卷轴画。宋代邓椿《画继》描述了当时画

院所藏妇人启门题材的画轴，他说： 
画院界作最工，专以新意相尚。尝见一轴，甚可爱玩，画一殿廊，金碧熀耀，朱门半开，

一宫女露半身于户外，以箕贮果皮作弃掷状，如鸭脚、荔枝、胡桃、榧、栗、榛、芡之属，一

一可辨。各不相因，笔墨精微，有如此者。[24] 

表现活泼生机的“启门图”在宋代墓葬中的流行和新形式的出现，恰是庶民社会时代风貌的自然之

物。但是因为题材表现形式的变化，使得其强化墓室图像动态的功能也进一步加强。从墓葬中的“启

门图”在唐墓中的缺失以及宋墓中的复现与流行，也可成为考察唐宋时期墓葬差异的一个窗口。它

在宋代的重新出现是跟该时代墓葬建制的转型相一致的，是北宋王朝政治文化、礼制文化转型下的

选择。 
 
总之，“启门图”最初表现的应该是传统社会的事亲之礼，它在墓葬中恰体现“事死如事生，事

亡如事存”的丧葬观念。到了赵宋以后，因为墓室壁面装饰中生活场景的出现，使得该题材又新添

了日常生活的诸多面向。如果从“启门图”的构图，并将它置于墓葬的整体装饰以及随葬品组合之

中，我们便可不难理解传统社会核心丧葬观念在墓葬建制中的这一“点睛之笔”。 
是否如此，还请方家时彦指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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